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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学做工》是保罗·威利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作的劳工社会学领域的经典著作，该书以民族志的形式进行研究，奠定了他在民族志、教育社会学领域“突破性”人物的历史地位。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，随着欧美国家教育资源的全面扩张，无论处于何种阶层的学生都拥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，来自不同家庭的孩子汇聚都同一所学校，看似拥有几乎平等的发展机遇。但实际上无论表面如何平等，教育如何扩张，阶层差距、社会不平等没有缩小反而在不断增大。对于该种情况的解释最著名的当属布迪厄的“文化再生产理论”。其认为上层阶级所制定的文化符号更利于其子女接受，使其在教育中处于优势地位，该不平等被文凭所掩饰，后被所有阶层所接受。其最令人诟病的就是会是阶层中主题的主观能动性。而本书的作者选取以制造业立命的小城镇—汉默镇中全日制高中的12个工人阶级子弟学生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“田野调查”，他们不爱学习、不服管教、崇尚体力劳动，作者通过观察、访谈和组织探讨等方式记录他们的言行，以他们的言行为样本进行个案分析，从而试图回答“工人阶级子弟为何子承父业”这个社会再生产的问题。作者看似只是对学生进行观察研究，但实际上整个研究是将处于底层阶层的行动者作为问题分析的中心，强调其在社会结构中的意义以及个人的主观想法，而其最终的研究发现扩展了再生产理论的内涵。
本书整体上分成三个部分，第一部分是是民族志，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，第三部分是补充访谈。民族志部分作者描述了自己的田野发现。作者把所研究的工人节的子弟们称作“家伙”，他们内部构成一个非正式群体，上课睡觉，逃学，下课聚众抽烟喝酒、打架闹事、歧视女生和其他种族的学生还有好学生。他们在家庭的影响和学校的要求下为日后成为工人做好了准备，并且他们发自内心对工人阶级感到认同。男子气概、体力劳动是他们所追捧的。通过民族志的描述，读者基本可以了解“家伙们”为何子承父业，选择当工人。他们反抗学校的主流文化，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，这种文化日后进入工作后演变为车间文化，也可以说工厂内的车间文化在学校中的体现就是这种翻学校文化。在第二部分作者对该现象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。作者对分析这一现象引入了两个概念，洞察和局限。洞察的意思是“小子们”意识到了固化的阶级不平等的现实，从而构建了一套反学校的文化来进行反抗。而局限的意思则是他们的洞察并不是完全的，而是一种部分洞察，正是这种部分洞察最终将他们引向了工人阶级的道路，把他们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结构中需要的工人。
国际教育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流派即“教育再生产”。这一流派的主要观点认为，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实现社会再生产（即社会地位再生产），教育是为权贵、统治阶级服务的，而非教育家所宣称的“教育解放人类思想灵魂”。威利斯是该流派中的代表人物，主要贡献是对“教育再生产”作了一个解释性研究—而其他大部分的研究仅仅采用了量化方法，描绘出父辈是工人阶级与后代依然是工人阶级的现象。
    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等人认为的“教育再生产”是通过“文化再生产”（如父亲是工人阶级，孩子依然是工人阶级，这种社会再生产的原因是因为孩子继承了父辈的文化）来实现的解释路径不同，威利斯提出了一条底层工人阶级更具主观能动性的解释路径，他强调，工人阶级子弟在主观上即“希望与众不同”，他们叛逆和抵抗，其结果恰恰是实现了社会再生产。
[bookmark: _GoBack]该书虽然描述的是35年前的英国，但对于当今的中国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，有很多值得人思考的地方。现在的中国经济社会日益稳定发展的同时，也形成了阶级差异，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两极分化日益加剧，收入、物质资源、期望、福利方面的社会不平等日益明显且持续膨胀。“读书无用论”、“寒门难出贵子”等声音在社会中日益增多，学校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教学法的实施场所，更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文化生产和意义形成的场所。社会的不平等通过教育反映出来，那么此时此刻，教育又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扮演着什么角色呢？这都是如今的我们需要反复思考和探究的问题。


